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陈旧的小房的房梁，发出着‘嘎吱嘎吱’刺耳的声音。

被穿过房梁的绳索以『万岁』状态吊起来的我，摇晃着因血液循环不畅而麻木的双臂。

手腕好痛。

「喜欢你。」

把我当作是好友的男人––—西村，目光直勾勾地说着任性的话。

「你是–—大笨蛋。竟做出这种事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！」

「??????」

西村默不作声，把手塞进皮裤的口袋凝视着我。

「在这种状况下被告白，没人会觉得‘喜悦’吧！」

「那又怎样！」

对方突然的大喝，我一下哑了声。

「即使用普通方式来告白，你，会怎么做？」

强烈的目光直逼过来。

「肯定会认为我头脑断线，骂我是傻瓜吧，想象的出来。」

被分不清是愤怒还是悲哀的视线射穿，我似乎感到心脏在那一瞬间骤停。

「但是我，喜欢你。」

几乎快要哭了的表情。

摆出那样的脸色，那种口气，好象完全都是我不对似的。

我对他的自私感到愤怒。

我的心情大概马上呈现在脸上了吧。

西村再次闭口，而且，多少看起来似乎流下泪来。

「那，放开我。」

「不愿意。」

「那么，这个以后怎么办？这样下去，是根本毫无意义的啊。早晚不是也要放开我的吗。那时怎么办？我是，不会宽恕你的。或者就这样杀了我吗？」

「我不会那么做！」

「不管怎样结束了！现在马上放开我！」

变成这样，已经成了相互对吼。

我痛骂西村，西村例举歪理。

徒劳的耗费一段时间之后，西村从口袋取出了小型蝴蝶刀。

（PS： 蝴蝶刀——原产菲律宾的甩刀 打开长度20cm多吧。 ）

「你???！」

对于锐器的出场，我血气尽失，后悔刚才过分刺激对方。

会被杀吗？我就这么着被杀死!?

「到底要怎样做才好，我也不明白。但是………」

被冰冷的刀刃抵住脖子，我屏住呼吸僵直了身体。

即使稍微动弹一下，也有可能被割裂皮肤。

好友看上去就象可怕的怪物。

可怕。救命。我不再反抗了。拜托。

我的脸由于恐怖都开始痉挛，不过，并没发出任何声音。

小刀慢慢地沿着脖子向下，钩住Ｔ恤的领口。

然后就那样，前后拉拽摇晃着我的身体。

「唏！」

软弱的没出息的哀鸣声从咽喉泄漏出来。

「我可怕吗？」

西村微笑着。

欺凌弱者的人特有的，充满了嘲讽的恶意，正亮闪闪地在他眼睛里耀动。

针扎似地被顶住锁骨中间，我喉咙里呼呼作响的抽动达到了最高点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呼吸停顿。

腋下流出的冷汗，在Ｔ恤上洇开斑点。

西村左手抓住我的后颈，拉到近旁。

停下！刀锋要扎到喉咙了！

西村咧开嘴，大大地嗤笑着。

从咽喉到下摆，Ｔ恤被轻而易举一切到底。

令人浑身发麻的声音；由于被拉扯衣服而摇晃的身体；不时碰触刀刃的寒冷。。。。

那些全部从我的心底引发出恐怖，就仿佛，稍一刺激就会爆裂的气球那样不断膨胀着。

我的身体因为害怕一动不动，任由衣服被剥掉，象征着反抗意志的削弱殆尽。

不多时，缠绕在皮肤上的布料完全剥除干净，我被脱光了上半身。

「漂亮。」

西村一边那样说，一边将小刀收回口袋里，我终于恢复了呼吸。

「西村………求你。。。。。饶了我………」

我的声音，颤动着。

是极度衰弱的，悲哀的声音。

拼命忍耐着快要哭出来的，那样的声音。

西村的视线终于盛满残酷的光芒，定睛看着我。

「武藤的身体，漂亮得惊人。」

冰凉干燥的手掌在胸前爬动，尖尖的指端抓住了左边的奶头。

揪拽着因为触摸而一下子勃起的那里，象拧开关一样地扭拧。

「痛啊………西村，住手！」

我的拜托没有得到恩准。

岂止如此，西村挟住两边的奶头，拉扯转动，还用指尖弹动。

侧腹和后背窜过阵阵发冷般的战栗，我再次全身僵直。

不仅仅是因为疼痛。

开始确实很痛，不过，刺刺的象酥痒一样的奇怪的感觉。

我，被西村揉捏奶头而有了感觉？

心情充满着恐惧和愤怒，身体对下流的爱抚也有反应吗？！

讨厌！这样，讨厌！

忽然，西村将手抽离，我松懈了僵硬身体的力量。

但是，解下皮带的金属声音，又使我全身肌肉绷紧。

「做什么！住手！」

扭转不自由的身体，用一只脚站立着猛踢向西村脚下。

既然明白了西村的目的，不管怎样拼了吧。

「闹腾也是徒劳的哟。」

吊起我的绳索被拉动，只能用脚尖站立。

双臂和后背都吱吱嘎嘎作响，剧痛通过绳索深入手腕。

「痛！好痛！。。。。。放我。。下。。」

裤子和内衣同时被扯掉，我没有抗拒的余地。

萎缩的阴茎，遵从重力耷拉着悬垂。

湿润的那里，被空气曝晒渐渐风干冷却，被赤裸了下半身，接下来又会被怎么摆布呢。

「啊啊，缩这么小啊。」

肉棒和蛋蛋被一把抓，牢牢地握在手里。

「萎缩的也相当好看。真想看看勃起时的样子。」

一边用右手揉搓龟头，一边左手滚动阴囊。

左手的大拇指，无名指和小指头，三根手指一边灵巧地压按，一边用余下的二根手指刺激着会阴。

「呀！啊！」

睾丸被骨碌骨碌揉搓，简直象电击一样，激烈的麻木感覆盖了下半身，

我扭转着几乎不能动的身体打算逃跑。

但是，仅以脚尖站立根本行不通。

手指钻进去戳刺会阴，跟方才对睾丸那样，强劲地刺激敏感的阴部，

产生出好象不断高涨的喜悦感。。

「啊、啊ーー??呼????够了???！」

「变得硬起来。武藤，小鸡鸡的前头和睾丸背面觉得舒服吧。」

「啊啊，那个，太强烈！嗯……………」

「喜欢象这样激烈地捋尖儿？」

西村的强行的爱抚，不但没停，反而变得越发激烈。

不要那么捋龟头！

尿道，承受不住了！

「再叫出声来。忍耐的汁液已经滴滴答答的了。」

「西………………啊啊………停止………尿道不行了。。」

「………那样？武藤…………」

玩弄会阴的手指，玩弄着更深处。

「你这边也濡湿着呢。」

食指抚摸肛门，一下一下地按压。

「只是（玩弄）小鸡鸡和蛋蛋，觉得还不够满足吧？」

朝我的下巴附近挨近嘴唇，西村淫靡地低声私语道。

「想那样做哦，也想搅拌这里。」

「那种事讨厌！停下啊！」

西村在口里含住自己的手指，故意嘬得发出‘滋啧滋啧’的声音。

一边出神地眺望着––-象发烧般神志昏眩的湿润的瞳孔，用含泪欲哭的声音叫喊的我的表情。

「吞进里头去吧。」

被吐出了的手指由于沾满唾液粘湿着，手指碰触屁股夹缝的瞬间，我的下半身迅疾掠过一阵恶寒。

「西村，算我求你，停止吧………其他的事不管什么都行。。」

「进去了哟。」

随着‘噗啾’一声，两根手指侵入直肠。

「啊…啊…啊」

「很容易就插进去了哪。」

正如西村所说的那样，手指过于容易地钻入直肠。没有疼痛，有的只是无法形容的奇怪的压迫感，满足着屁股。

「在哪儿…………？」

「呜呜……呜…………」

被两根手指摸索肠子里面，也许因为内脏被直接碰触的恐怖，我的阴茎一下子萎缩了。

只是两个手指，屁股就如同满谷满坑地挤塞着填充物似的。

手指在我内部纵横驰骋肆意玩弄着，除了害怕以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。

「可……怕………停……………啊………」

「感觉舒服地方，不好好地找不行。」

「西。。。。呣…………啊…啊…啊啊那样啊！啊、啊啊！」

「哎呀，有了!」

西村兴奋的声音，并没传达到我的耳朵。

插进去的手指，捕捉到我的G点。

「啊啊啊啊———！哎呀——！」

为什么，屁股里面是这种感觉哟！？

比被捋小鸡鸡都更强烈！

现在马上快要漏了！

不要那样搅动啊！

「啊哈。比刚才更硬地勃起啦。」

「哎呀啊啊——！不要了！不要了！…………啊啊啊啊」

「喏，小鸡鸡也要搓揉啊。」

前列腺和阴茎同时承接刺激，我放声地呼号。

「啊呀——！咿呀i——！」

「奶头也变的更敏感咯。」

飞快地舔着凸起，麻酥酥的电流在全身乱窜。

我快要发疯了！

所谓的爱抚太过猛烈，反倒不能射精。

从身体内侧爆发的快感开锅般地沸腾，我只有持续大声号叫。

涎水和忍耐的汁液以及肠液，无论什么都呼呼地喷涌。

至于‘我’，那个‘我’已经溶化在一片快感之中无影无踪了。

「喜欢你哟。」

西村低声私语，穿透屁股的手指，推上我的更深处。

「啊啊ーーーーーっ」

我激烈地呼喊着射精。

原本在内心深处绷得紧紧的东西瞬间溃裂，破碎飞散。。。。


END


原作者PS：

凸出的肋骨，拽到痉挛的腹肌，注入了画“吊画”的喜悦。(#^-^#)

谨慎认真地描画了，一贯总是马马虎虎地描绘的脸，新奇。(笑)

仿鹿皮的小羊皮皮裤，和我自己的是同样款式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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